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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政

治施压、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等手段迫使
伊朗在核能开发和支持“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大
问题上作出让步。然而，伊朗不惜冒遭受军事打击
的风险，一如既往继续奉行激进和强硬的外交路线。
这一不符理性法则的决策特点与伊朗的“历史包
袱”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尝试结合伊朗的历史，
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外交

以及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等予以解读。

一、伊朗特殊的历史体验与民族心理

伊朗伊斯兰政权在其大多主要方面都具有鲜明

的现代政治特征，如三权分立的政权架构等，但伊朗

又是传统和保守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至今仍对其

民族心理、文化和思维方式，并进而对其外交政策和
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自公元前 6 世纪开始，波斯民族在居鲁士二世、

冈比斯和大流士等卓越政治家的领导下，历经近一

个世纪的征服和扩张，缔造了世界上最早横跨亚欧

非三大洲的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疆土规模将近
700 万平方公里，包括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

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的广阔区域，
其治下的人口规模多达 5000 万，包括 70 个民族。
与波斯帝国辉煌历史相对应的则是伊朗漫长的

遭受创伤和屈辱的历史，伊朗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及

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异常痛苦过程，伊朗的主体民

族伊斯兰教什叶派长期在伊斯兰教内部遭受不公正

待遇。①在此后的历史中，伊朗又曾遭到蒙古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进入近代，伊朗成为西方列强
的殖民对象，其国内北南两部分相继沦为沙俄和英

国的势力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再度沦为西方强权

政治的牺牲品。盟国为了从南边确保苏联后勤保障
线的通畅，迫使亲德的礼萨汗逊位，代之以年幼的巴

列维; 1953 年，美国为了防止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
首相摩萨台实施亲苏政策，利用中央情报局策划

“阿贾克斯”行动，推翻了伊朗民选的摩萨台合法政
府;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又

* 本文是 2009 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双层博弈下
的两核危机: 现状、前景及我对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09JG501－BGJ940。

① 参见吴冰冰著:《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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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政治施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政
策。
历史的体验无疑对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产

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还是
后来伊朗漫长的创伤和屈辱历史都成为影响伊朗对

外关系决策的“历史包袱”。受人口规模、资源禀
赋、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伊朗
断然难以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中恢复昔日波斯帝国

的辉煌。然而，伊朗仍然坚持对其身份和地位进行
超越其实际影响力的界定。昔日波斯帝国所遗留下
来的自傲、自豪、自信等心理，以及相对于他者的心
理优越感仍然作为历史的沉淀体现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伊朗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中。就其在地区内培
植代理人等行为而言，伊朗显然并不安于充当普通

的地区大国。伊朗的实际外交活动远远超越其所在
的中东地区，其领导人的足迹遍及遥远的非洲和南

美洲，俨然一个全球性大国的作为。
尽管造成伊朗历史创伤的主体和原因不尽相

同，但都作为共同屈辱体验在历史中积淀，成为影响

伊朗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进而成

为影响其决策和行为方式的深层因素。在思维或认
知上，由于受到创伤性经历的影响，伊朗常常不能客

观地评估外部信息，而是倾向于对其进行威胁性的

解读，故而形成对外部威胁过于敏感以及夸大威胁

的民族心理。不仅如此，创伤历史还赋予伊朗民族
一种对强权否定的情感和态度，以及与此相对应的

认同和同情反抗强权的弱者的心理特点。
由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宗教内部作为少数

派别以及近现代受强权政治的干涉，伊朗及其主体

民族一直有一种合法权利被剥夺的思想和情感，追

求公正成为指导伊朗政治和外交的核心理念，甚至

是核心的国家和社会价值观。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
究所所长福尔克尔·佩泰斯指出: “持续不断的受
害情感可以被视为伊朗政治文化的重要方面。这也
很容易转变为意识形态。”①在某种意义上，伊朗与
西方之间的对立正在于这种弱者追求公正的理想与

强者要求秩序理念之间的矛盾。

二、民族心理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影响

伊朗历史上的辉煌与屈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

再，但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思维方式、情感和态度却
延续迄今，其历史包袱造成的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

理仍然体现在伊朗对外行为的方方面面。
例一，伊朗大国心态成为其挑战现行国际体系

的重要原因。伊朗自我定位为重要的全球力量中心
之一，而西方国家竭力对其“妖魔化”，两者之间的
巨大落差成为伊朗挑战国际体系的心理动力，进而

造就了伊朗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主要挑战者之一的国

家身份。伊朗不愿意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以及
安理会决议的约束，时常发表类似于否认纳粹大屠

杀的言论，挑战二战结束时期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

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激进力量，拒绝国际上和地

区内具有高度认同的中东和平进程。2009 年 9 月
23 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在联大发言中甚至提出了一
套对国际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建议。②

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消极态度与该体系本身的公

正性赤字有关，特别是与体系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美

国等西方国家所推行的诋辱和压制性政策相关。政
治上，美国不愿承认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试图

支持和鼓励伊朗国内的反对势力，从内部颠覆伊斯

兰政权;战略和军事上，美国曾经在两伊战争中支持

发动战争的伊拉克一方，克林顿政府时期又将伊朗

作为双重遏制战略的对象之一，且至今仍在海湾地

区针对伊朗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经济上，美国或单

独、或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以多边合法方式对伊朗实
施不同程度的制裁。
除此以外，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也严重影响

了伊朗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就其领土和人口规模以
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而言，伊朗并不具备成为
21 世纪全球性大国的条件。然而，一个经过夸大的
伊朗形象依旧存在于伊朗民族的世界观内。伊朗民
族倾向于对其国际地位进行超过其实际影响力的界

定。在安全问题上，伊朗并不愿意将自己界定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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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Volker Perthes，“Of Trust and Security: The Challenge of I-
ran”，in Engaging Iran and Building Peace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62，published by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Washington，Paris，Tokyo，2008，p． 6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联合国大会第 64 届会议第四次全体会
议逐字记录”，第 27－31 页，http: / /www． un． org / zh /documents /view_
doc． asp? symbol =A /64 /PV． 4． ( 上网时间: 2011 年 3 月 19 日)



际体系中的弱者和需要保护的对象。时任国际原子
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 2005 年 12 月) 和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 2008 年 5 月) 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建议美
国向伊朗提供安全保证。对此，伊朗立即予以反驳。
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首席核谈判代
表拉里贾尼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保卫国家安全，不

需要美国提供任何安全保证。①

伊朗不愿意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界定为地

区安全体系的防范对象和威胁的现实，不愿意加入

美国主导建立的地区安全架构，而是试图建设一个

以伊朗为主导者，同时排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区

安全体系。2010 年 9 月初，伊朗总统内贾德会见卡
塔尔埃米尔时指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扩大合作有

利于改善地区安全状况，同时减少外部威胁。伊朗
官员包括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见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官

员时也不断表达类似的观点。“正如之前的所有君
主政权一样，伊斯兰共和国也认为鉴于其国家规模

和历史成就，伊朗具有成为地区支配者 ( hegemon)
的权利。”②

不仅如此，伊朗也不愿意将自己界定为屈服于

强权的行为体，而是某种力量中心，或是某些集团的

代表。2011 年 1 月中旬，在部分国家的外交官 ( 主
要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 应邀参观了伊朗的部分

核设施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发表讲

话指出，伊朗维护其核权利也是在维护所有“不扩
散条约”签署国的权益。③ 伊朗官方的发言，其目的
固然在于争取这些国家对其核政策的理解，但同样

不可否认的是，伊朗在内心深处的确将自己界定为

为部分非核国家争取权利的代言人，甚至是英雄。
2009 年 9 月 24 日伊朗总统内贾德的联大发言
将伊朗的伊斯兰世界观视为西方世界观的未来替代

者。他指出世界面临两种相互冲突的世界观: 一种
是美国和西方的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世界观; “另
一种观念主张相信万能的真主是唯一的，遵从真主

使者的教导，尊重人类尊严，力图为人类所有成员建

立一个安全的世界，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可持续和

平和精神追求的世界。”④内贾德在此不是将伊朗界
定为一个普通的地区性国家，甚至也不是一个普通

的大国，而是一个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世界文明的另

一个中心。

与伊朗的这种自我界定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被

美国和西方国家“妖魔化”的伊朗形象。美国和西
方国家竭力利用其所掌控的话语权将伊朗建构为宗

教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国家。比如，在克林顿政
府将伊朗列入“无赖国家”名单之后，美国还曾先后
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和“暴政前哨国
家”名单，甚至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之一。美国
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身份界定与伊朗的看法形成了

巨大的反差。
不仅如此，伊朗由于将自己视为世界文明的重

要中心，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获得包括西方国家在内

的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而西方国家实际回应的

却是对伊朗搞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这
种期待与西方国家所实际推行的对伊政策之间形成

了另一道反差。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消极态度在很大
程度上正是上述两种反差的体现。不被尊重的失落
感和遭受打压的挫折感合乎逻辑地转化为其挑战体

系的动力。
还要特别指出，伊朗的受害者心理尤其加剧了

其对国际体系的不满和挑战。一方面，美国和西方
国家所推行的诋辱和遏制政策，唤起了伊朗民族的

创伤性历史记忆，成为其对抗体系的现实诱因;另一

方面，作为独立的变量，受害者心理进一步放大了伊

朗对国际体系不公正性的心理感受，增强了其挫折

感，加深了其对体系的疑虑。
例二，伊朗历史包袱对其涉核外交政策的影响。

伊朗在涉核外交上的对抗性政策是其大国心态和受

害者心理影响的集中体现。自伊朗核问题引起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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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成为重大国际热点以来，伊朗一直坚持其强硬

核政策，在发展核能力上拒绝妥协。2005 年内贾德
担任总统后两三个月内便撤换了 20 余名大使，以一
批在核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强硬的外交官取代了
原先在此问题上比较温和的外交官，包括两度撤换

兼任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秘书人选和外交部长。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伊朗是
试图通过核问题把美国带到谈判桌上，并为解决其

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动力。
其实，伊朗的核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其大

国心态的真实反应。伊朗将自己视为重要的力量中
心，并认为掌握核技术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故

而不愿意在核问题上作出妥协。例如，自 2006 年伊
朗政府决定将伊朗历 1 月 20 日，即伊朗某项重要核
技术的突破日，确定为“国家核技术日”以后，每年
的这天伊朗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当今世界，掌握核
技术的国家数量多达数十个，技术水平超过伊朗的

也比比皆是。然而，专门为此设立庆祝日的国家唯
有伊朗。

2010 年 8 月 21 日，伊朗在布什尔核电站尚未
形成发电能力之前，便急切地举办了启动仪式，并自

我降低“核国家”概念的界定标准，宣称伊朗已经成
为 29 个能够生产核能的国家之一，标志着伊朗已经
成为“核国家及核俱乐部成员”。① 上述行为虽部分
出于其向国际社会和国内表明提升核能力决心的需

要，但也部分服务于满足其国民潜意识中的大国心

理需求。内贾德曾经在 2008 年“国家核技术日”纪
念会上表示，“掌握核技术将是伊朗在国际舞台上
提升地位的平台”。②

大国心态也体现在伊朗有关核问题的谈判上。
美国认可并加入有关伊核问题的会谈是美对谈判解

决伊核问题有所期待的体现。美国试图通过会谈迫
使伊朗放弃和暂停铀浓缩活动，并交出部分低纯度

浓缩铀库存。然而，伊朗并不接受美国和西方国家
将其作为“审判”或“施压的对象”，而是自我界定为
能够抗衡西方大国，并为无核国家争取公正权利的

代表。2010 年有关伊核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前后，内
贾德总统多次明确拒绝就伊朗的核计划进行谈判，

认为谈判的议题应该是核燃料交换以及全球政治、
经济和安全问题。③ 就这些议题的宏观性而言，伊

朗显然并不是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地区性国家。
受害者心理也对伊朗的核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

响———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诉求，即独立地掌握核燃
料生产能力，也是其对外部世界缺乏信任和疑虑的

结果。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伊核问题为安全问题，将
迫使伊朗放弃以铀浓缩技术为体现的核燃料生产能

力作为目标，以防止伊朗将此类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基于此，西方国家主张伊朗核电站所需燃料应由其

他国家提供，使用后由供应国回收。对此，伊朗难以
接受。2005 年 9 月 17 日，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演讲指出: “在不拥有核燃料循环的情况下和
平使用核能是一句空话。”④2007 年时任伊朗外长穆
塔基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也指出: “我们不
能在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核电站后依赖其他国家为

我们生产和供应燃料。”⑤其言下之意则是，如果外
部燃料供应因为政治问题被强行中断，伊朗所有的

核电站将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受害者心理，伊朗对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

学术界的一些侮辱性用语特别敏感，并成为伊朗采

取激进核外交的另一重要原因。伊朗因核问题而成
为国际焦点之后，类似于“驯服伊朗”、⑥“对伊朗实
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等侮辱性语言充斥于关于
伊朗的报道、评论、甚至学术论文中。任何国家都难
以接受此类诋辱性的语言，历史上屡遭伤害的伊朗

尤其如此。内贾德曾经指出，“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些侮辱性的语言只能对牛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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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智产生作用。① 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
也曾指出，不能“像对待驴子那样对待伊朗”。②

伊朗认为西方国家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缺乏公

正性。它认为，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作
为签署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其内涵应该包括

核燃料生产能力。内贾德一再声称，其掌握民用核
技术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和“绝对的”。③ 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投票赞成对伊朗实施制裁，其目的在

于垄断核能。因此，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是强
权政治的体现。

三、国际社会应如何与伊朗打交道?

伊朗无疑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波斯语

言和什叶派宗教的影响力决定了伊朗仍然是中东和

中亚地区的重要文化中心; 伊朗作为欧佩克中仅次

于沙特的石油供应国和仅次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储藏

国，在全球经济链中占据重要环节;伊朗扼守霍尔木

兹海峡咽喉且处于中东和中亚战略枢纽地带，地缘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伊核问题的解决和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转

变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有

关各方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伊朗
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植根于历史

的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的外在体现。伊朗对外关
系发展最终取决于伊朗是否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超越

历史、适应时代以及适应现实的调整。事实上，拉夫
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主政时期，伊朗曾经对其

外交政策进行过实用主义的调整。为了创造国内经
济建设所需的外部环境，前者曾经在“后革命时期”
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改善伊美关系作为重要任务，

并试图通过允诺油田开发等方面的物质刺激争取美

国改变对伊朗的政策。④

伊朗改革派的主要领导人哈塔米则针对亨廷顿

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文明对话”倡议，体现了部分
政治精英试图通过对话方式融入国际体系的决心和

努力。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哈塔米政府的政策
也一度出现松动。哈塔米曾经致信时任巴勒斯坦领
导人阿拉法特表示，如果巴勒斯坦可以在约旦河西

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国家，伊朗将支持巴勒斯坦参加

和平进程，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⑤ 即使是在小布
什政府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之后，哈塔米政府仍
在面临国内激进派强大压力的情况下，配合美国在

阿富汗的军事行动。⑥

然而，伊朗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也受现实因素制

约，外部世界如何对待伊朗无疑会对其外交政策调

整产生重大影响。2005 年比较激进的内贾德当选
总统，其推行的强硬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等

西方国家漠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融入国

际体系努力的结果。西方国家的消极反应使得伊朗
国内务实派和改革派势力遭受挫折，并导致伊朗国

内政治思潮回归激进。因此，就包括伊朗在内的伊
斯兰世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言，“西方国家究竟
怎么对待它们( 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 ，是出

于利益驱动视它们为打击、改造对象，还是积极帮助
它们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则更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⑦

民族国家并非类似于电子计算器那样只擅长数

字增减处理的机械行为体，而是有着不同的历史，以

及形成于此基础之上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的社会行
为体。伊朗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因
深陷历史情结而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政治施压、
外交孤立、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等基于理性原则的
政策，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伊朗的行为，但并不

能根本改变伊朗对国际体系以及体系中一些行为体

的态度、情感。如何根据伊朗的民族心理特点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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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针对性的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

盾，固然在于利益分歧，但更在于伊朗不能接受它们

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尊重的期待是所有国际行为体
的共同诉求，更是伊朗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在外

交政策上的共同体现，其重要性对于伊朗而言并不

亚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诚如内贾德等伊朗领导人多
次在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尊重”应成为伊朗参与伊
核问题谈判的基础。①“尊重”首先是一种立场，也是
来自伊朗民族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需求。给予足够
的尊重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争取伊
朗在反恐和反扩散等问题上予以配合的必要前提条

件;相反，压力和威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

无论是军事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外交上的，都只能
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美国奥巴马总统一度于 2009 年上任之初对包

括伊朗在内的穆斯林世界实施缓和的政策。奥巴马
2009 年 6 月在开罗大学的讲话中表示要“在美国和
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

基础”的起点，②并对 2009 年伊朗大选风波保持了
谨慎的态度。奥巴马还是第一位在伊朗历新年对伊
朗发表讲话，以及第一位使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称谓的美国总统。这种具有一定程度“尊重”的政
策本应有助于伊朗消除对美国的顾虑。然而，由于
美国国内共和党的压力，也部分由于伊朗的消极回

应，美与伊在伊核问题上进行几个回合的互动之后，

奥巴马政府很快便放弃了与伊朗缓和与接触的政

策，转而采取其前任的强硬路线，伊美关系重回对抗

局面。事实表明，急功近利的缓和，并不能根本消除
伊朗的疑虑。鉴于伊朗的特殊民族心理，美伊关系
的根本改善尤其需要美国及国际社会长期、可持续
地表现出对伊朗足够的“尊重”。○

( 责任编辑:蒋裕国)

① “Ahmadinejad advises the West to take advantage of talks”，
Tehran Times，December 5，2010．

②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Cairo Universi-
ty，Egypt，June 4，2009，http: / /www． whitehouse． gov / the－press－of-
fice / remarks－president－cairo－university－6－04－09． ( 上网时间: 2011
年 5 月 30 日)

( 接第 14 页) 层成员公开集会商讨决策民主化问
题。① 而改革派代表哈米德·阿里 －达福拉维
( Hamed al－Dafrawy) 则走得更远，他在 2011 年 3 月
宣布脱离“穆兄会”，成立了“和平与发展联盟”(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Society) ，理由是对传统派不
再抱有幻想，②这是“穆兄会”出现的最严重分裂。

能否解决好内部矛盾无疑关系到“穆兄会”未来在
埃及政坛中的地位。

再一个是埃及军方对“穆兄会”参政的容纳程
度问题。2011 年 3 月埃及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最
高委员会成员默罕默德·莫卡特阿里－麦拉 ( Mo-
hammed Mokhtar al－Mella) 表示，军事最高委员会决
不会纵容极端宗教势力统治埃及，不会让埃及成为

霍梅尼统治的另一个伊朗。③ 军方的表态明显是在
告诫“穆兄会”不要自以为是，选举只能在军方可以
容忍的限度内展开，否则军方将出手干预。军方容
忍度成为埃及选举的重要指标和不可突破的天花

板。变局后的埃及远未自由民主到自由选择领袖的
程度，军方是埃及政治的最后决策者。④

此外，美国在埃及政治中扮演着微妙角色。美
国不希望伊斯兰政党执政，更不希望埃及成为激进

的宗教国家。这被穆斯林世界称为“美国否决”( A-
merican Veto) 。⑤ 在埃及变局前，美国一直保持着与
穆斯林兄弟会的接触，以期将“穆兄会”培养成温和
的政治党派。未来，如果“穆兄会”在埃及政坛中
“坐大”且逐步走向激进，不排除美国通过支持世俗
政党甚至军方打压“穆兄会”的可能。○

( 责任编辑: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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